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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的多重时间信仰：哲学家的时间观

盛 百 卉
（中国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１０２２４９）

摘　要：在新旧交替的启蒙时代，每个思想家都不可 避 免 或 显 或 隐 地 关 涉 时 间 问 题。席 勒 具 有 一 种 集 科 学 的 时 间

观、诗人的时间观、哲学家的时间观于一体的多重时间信仰。本文着重探讨其头脑中作为哲学家的时间观念，揭示

出席勒时间思考的三个阶段：准备期、爆发期、沉淀期，以 及 重 要 思 考 成 果：个 体 存 在 的 二 元 等 级、人 类 存 在 的 双 重

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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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性“导源 于 一 种 敏 感 的 时 间 意 识”［１］。因 此，“时 间

性”是我们 理 解 席 勒 文 化 现 代 性 思 想 的 一 把 钥 匙。席 勒 于

１７９４年创办审美刊物《时序女神》。古 希 腊 神 祇 众 多，用“时

序女神”为杂志命名，寓意耐人寻味。一方面，“时序女神”在

席勒的语境中与美和 艺 术 相 关；另 一 方 面，时 序 女 神 的 时 间

性象征也暗 示 了 他 的 意 图。在 新 旧 时 代 交 替 的 十 八 世 纪，
“时间”、“古代”、“现 代”的 确 成 为 任 何 思 想 家 都 绕 不 开 的 问

题。席勒试图借助这样一份杂志集结民族一流的思想家，厘

清与时间有关的诸多 问 题。他 对 时 间 问 题 的 哲 学 思 考 可 以

划分为三个时期：准 备 期、爆 发 期 和 沉 淀 期。大 致 有 两 个 问

题长期盘桓在他头脑中，引发其深入的哲学思考：问题一，如

何理解个体的人精神与肉体的关系，即作为个体的人如何处

理短暂与永恒的关系。问题二，如何理解人类历史进步与倒

退的关系，即如何看待古代与现代的关系。

一、准备期：１７８１—１７９２年

自１７８１年至１７９２年 是 席 勒 对 时 间 问 题 哲 学 思 考 的 准

备期。早在２２岁时，席勒 就 曾 谈 到 时 间，诗 歌《来 自 地 狱 的

一群》传达 出 他 对“短 暂 浮 生”和“永 恒”的 思 考。他 设 定 了

“永恒”和“短暂”之 间 的 等 级，“永 恒”摆 在 最 高 位 置，而 人 类

活动则居于次要位置。这 首 诗 为 席 勒 之 后 的 时 间 哲 思 奠 定

了“基调”和“底色”，他享年不高的一生中对时间的理解都要

经过这个“基调”和“底 色”的 折 光。在 准 备 期，席 勒 从 历 史、

戏剧、哲学等多个宽广 的 领 域 汲 取 资 源，因 此 形 成 了 三 个 重

要转向。
（一）历史转向

这一时期，席 勒 将 主 要 精 力 放 在 戏 剧 创 作 和 历 史 研 究

上。《强盗》《斐耶斯 科 的 谋 叛》《阴 谋 与 爱 情》及《唐·卡 洛

斯》四部戏剧均产生于该阶段。他在戏剧创作的同时选择了

历史写作，并创造了一种兼顾学理性和文学性的有血有肉的

历史写作 方 法，萨 弗 兰 斯 基 称 之 为“作 为 文 学 的 类 型 的 历

史”［２］２４１。历史研究 为 席 勒 的 戏 剧 创 作 助 力。在 写 作《尼 德

兰独立史》的１７８６—１７８８年间，他完成了以之为背景的剧本

《唐·卡 洛 斯》。１７９０—１７９２年，他 在 耶 拿 大 学 讲 授 历 史 期

间收集、整理并完成《三 十 年 战 争 史》，这 段 历 史 后 来 成 为 剧

本《华伦斯坦》的重要素材。
（二）古希腊转向

在准备期，席勒写了 一 些 有 份 量 的 美 学 笔 记、古 希 腊 戏

剧译本和诗歌，形成 了 古 希 腊 文 化 的 转 向。有 观 点 认 为，席

勒中年时期创作的《希腊的群神》和《艺术家》应“标志着席勒

思想发展上的转折 点”［３］。《希 腊 的 群 神》和《一 封 丹 麦 旅 行

者的信：曼海姆古代艺术品陈列室》“共同标志着席勒向古希

腊罗马文化所代表的古典主义思想的转变”［４］。

对于席勒来说，１７９１年 之 前 的 历 史 研 究 及 授 课 活 动 使

他头脑中本就存在的 线 性 时 间 观 念 得 到 进 一 步 强 化。他 认

为的确存在一种普遍进步的历史，人类文明有一个从低级到

高 级 的 发 展 过 程。“高 贵 的 野 蛮 人”（简 单 的 人）因 其 素 朴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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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但那是因为他 们 还 只 是 自 然 的 一 部 分，按 照 动 物 本 能

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地行动。古希腊是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

的标志，在那之后，中 世 纪 基 督 教 的“一 神 论”和 现 代 化 进 程

以来的“唯理论”虽然依次遮蔽了奥林匹斯山上的自然神祇，

但这是人类在线 性 时 间 长 河 中 发 展 的 必 经 过 程。人 类 历 史

必将不断推进，思想家要做的工作就是在历史线性时间的序

列中发现共时的、永恒的规律并昭示世人及后代。正如席勒

所说：“一种高尚 的 渴 望 必 定 会 在 我 们 心 中 燃 烧，追 求 真 理、

伦常和自由的丰富遗赠。我们从前辈那里获得这种遗赠，必

须让它丰富地增加，再 将 它 重 新 传 给 后 世，并 从 我 们 的 财 富

中为此贡献一部分，把 我 们 那 不 断 流 逝 的 此 在，固 定 在 这 条

永不消失、穿越所有人类蜿蜒而行的锁链上。”［２］２８３－２８４

（三）康德转向

学 界 一 般 都 将 席 勒 对 康 德 哲 学 的 吸 收 作 为 他 思 想 发 展

中的重要里程碑。席 勒 在１７９１至１７９２年 潜 心 钻 研 康 德 哲

学，并于１７９３年至１７９６年密集发表了多篇基于康 德 哲 学 的

美学论文。关于席勒对康德哲学思想的接受，国内外学界多

有论述。一般认为，席 勒 对 康 德 并 非 亦 步 亦 趋，而 是 将 康 德

建立在传统形而上学 基 础 上 的 主 观 论 哲 学 与 艺 术 史 料 结 合

在一起，并发展出一套独具特色的美学、艺术理论。

席勒在康德的 启 发 下，找 到 了 精 神 存 在 的 可 能 性，也 破

解了个体的人、整体的人在时间的线性序列中如何用“永恒”

对抗“短暂浮生”的奥秘。康德所提出的“自然受制于知性法

则”的观点使当时疾 病 缠 身 的 席 勒 豁 然 开 朗，这 意 味 着 即 使

倡导物质第一性 的 唯 物 论 也 是 人 类 精 神 活 动 的 产 品。“精

神”和“物质”分别牢 牢 占 据 了“永 恒”和“短 暂”之 间 的 等 级。

席勒由此推演出“状态”与“人 格”、“物 质 内 驱 力”与“形 式 内

驱力”等二元对立的 美 学 范 畴，并 在 现 实 生 活 中 体 会 出 如 何

用精神去战胜身体 这 个“刺 客”。在 厘 清 了 物 质 与 精 神 的 关

系之后，席勒又发现 了 康 德 没 有 做 的 工 作，他 认 为 康 德 仅 停

留在艺术接受者 上，还 未 发 展 出 客 观 美 的 概 念。在１７９３年

的《论美书简》中，席勒为美找到了客观依据，“美的根据到处

都是现象中的自由”［５］。较之于康德对美无利害而生愉快的

主观论定义，席勒向 前 推 进 了 一 步，他 指 出 美 在 于 客 观 性 与

主观性的完美结合，但也同时强调自然的美也并不仅仅因为

自然本身符 合 美 的 原 则，而 在 于 其 中 蕴 含 的 人 类 自 由 的 投

射。这种观点后来被黑格尔发展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关于席勒对 康 德 思 想 的 继 承，学 界 还 有 一 种 较 新 的 观

点。这种观点指 出 了 二 者 在 时 间 问 题 上 的 思 想 的 渊 源。无

论在《人的美学教育书 简》还 是 在《论 天 真 的 诗 和 感 伤 的 诗》

中，“时间”字眼高 频 率 地 出 现，显 示 出 置 身 新 旧 交 替 时 代 的

席勒对于时 间、包 括 与 之 相 关 的 文 化 现 代 性 问 题 的 密 切 关

注。

总的来说，１７８１—１７９２年是席勒时间思考的能量累积阶

段。在这一时期，古希腊文化、尼德兰革命史、三十年战争史

及康德哲学渐次走入他的视野，构筑起其时间思考的宽广地

平线，为１７９３—１７９６年的 爆 发 期 做 了 大 量 材 料 及 思 想 上 的

准备。

二、爆发期：１７９３—１７９６年

自１７９３至１７９６年是 席 勒 对 时 间 进 行 哲 学 思 考 的 爆 发

期。这一时期，他延续 了 年 轻 时 所 持 的 关 于“永 恒”和“短 暂

浮生”的等级的观念，但已更为成熟。其代表性美学论文《人

类美学教育书简》《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均发表于这一时

期。同时，席勒还接续起一度中断了七年的诗歌创作，《理想

和生活》《播种者》《不 死》和《孔 夫 子 的 箴 言》均 创 作 于１７９５
年。可以说，经过十 余 年 的 能 量 累 积，席 勒 对 时 间 问 题 的 见

解集中爆发出来。他的思考紧密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如

何理解个体精神 与 肉 体 的 关 系。二 是 如 何 理 解 人 类 历 史 进

步与倒退的关系。
（一）个体存在的二元等级

并不是彻底的 无 神 论 者。他 意 识 到，人 无 论 作 为“个 体

存在”还是“类的存 在”都 应 具 有 文 化 属 性，因 此 毕 生 都 在 寻

找精神与物质之 间 的 联 结 点。在 沙 夫 茨 伯 里 和 柏 格 森 的 启

发下，他始终坚信人 性 本 善，早 在 卡 尔 学 校 时 期 就 已 初 步 尝

试将“爱”作为物质与精神的联结点。在时间思考的爆发期，

他更是将世界看作造物主“爱”的流溢，个体生命的持存是因

为有“爱”，个体生命 的 消 逝 亦 不 影 响“爱”的 能 量 守 恒，个 体

死亡后，能量将在类的存在中继续流转。

１７９１年的濒死体验再 度 激 发 了 席 勒 对“死 亡”的 哲 学 思

考，在１７９５年 的 哲 理 诗《不 死》中，他 写 道：“你 对 死 感 到 害

怕？你 想 要 永 生 不 死？／去 活 在 整 体 中！ 你 去 世，它 还 永

存。”诗中延续了 他 在 卡 尔 学 校 时 代 对 个 体 持 存 的 看 法。尽

管人有“必死性”，但 个 体 生 命 将 进 入 到 人 类 生 命 的 大 循 环，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就达致了精神层面的不朽。这正是循环

时间观对线性时间观的胜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席勒头脑中的循环时间观使他对自

然界的周期性运 动 感 到 亲 切。当 现 代 化 的 进 程 与 自 然 节 奏

渐行渐远时，他却敏感地发现了前现代社会文化节奏与自然

节奏的亲和性。譬 如：“沉 默 的 自 然 找 到 言 辞，／回 报 我 以 热

爱的亲吻，／了解我内心的意思；／那时，由我 生 命 的 反 响，／无

灵魂者也有了感情，／我听到银泉淙淙的歌唱，／树木、蔷 薇 也

栩栩如生。”［６］６６“可 是，虔 敬 的 自 然，你 总 是 恪 遵 古 法，／永 远

年轻，你的美不断变化！／孩提时代、青年时代对你 的 信 任，／

你都替成人保持在可靠的手里，／不同的年龄，都受到你同样

的哺育；／在同样的碧空下，同样的绿野上，／远远近近的 世 代

的人们都联袂 同 游，／荷 马 的 太 阳，也 对 着 我 们 微 笑。”［６］８５在

上述诗作中，高 频 率 地 出 现 了 太 阳、大 地、河 流、绿 野、树 木、

花朵、落叶、新芽等自然意象，它们身上体现出的循环时间让

席勒豁然开朗。个 体 生 命 不 仅 存 在、死 亡，更 会 新 生。不 同

于片面支持线性时 间 观 的 人，席 勒 在 自 然 物 中 找 到 了 共 鸣。

造物主在人和其他物种身上都安装了这种时间机制，“冥河”

将与“大地”共同 发 挥 力 量。个 体 真 实 经 历 的 时 间 可 以 部 分

摆脱线性时间的束缚，葬礼上的丧钟虽然能够宣告尘世时间

的死亡，但在自然中，“普遍的时间是由动物和植物的一代又

一代的种系繁 衍、由 欢 乐 上 生 出 欢 乐 来 计 数 的”［７］。人 在 生

物性的持存中衍生出 的 伟 大 精 神 力 量 将 与 自 然 界 的 生 生 不

息交相应和。在席 勒 看 来，生 存 与 死 亡、虚 幻 与 实 在 不 断 相

互转化，生命由此成为一个永不停滞的超级循环。因此，“死

亡”就从一种纯粹的生理现象，上升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也许当时的 席 勒 还 没 有 意 识 到，当 他 用 从 自 然 物 中 体 悟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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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浸润了人类情感的“循 环 时 间”对 抗 冰 冷 无 情 的“线 性 时

间”时，他亦是用自然的“有机周期”去对抗现代性的“机械周

期”，这正是文化现 代 性 思 想 在 更 深 层 次 上 对 社 会 现 代 性 的

有力反拨。
（二）人类存在的双重面向

席勒对于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思考集中于《人类美学教

育书简》和《论天真 的 诗 和 感 伤 的 诗》两 篇 美 学 论 文 中，两 篇

论文既各自独立又彼此联结。它们重新描绘、预设了时间序

列中的过去、现在及未来。席 勒 将 德 国 当 时 存 在 的“自 然 史

观”（以赫尔德为代表）和“理性史观”（以康德为代表）有机结

合起来，并在观念中寻找 材 料 背 后 隐 藏 的 必 然 规 律。在《尼

德兰独立史》和《三 十 年 战 争 史》中：他 看 到 了 暴 力 革 命 在 打

破原有秩序、重建新秩序中的重要作用；看到了革命者因（从

领导者到基层民众）自身不具备完善人格走向恐怖行径的原

因；看到了政治集权与普遍自由的深刻矛盾。这些历史哲学

观念与席勒后来对法国大革命的思考糅在一起，成为对人类

历史发展阶段划分的重要精神资源。尽管席勒具有“反启蒙

运动”的思想特质，但 他 没 有 像 卢 梭 那 样 呼 吁 人 类 回 到 孤 独

的原始状态。他意 识 到 人 类 的 脚 步 无 法 停 滞 亦 无 法 线 性 后

退。他在头脑中预设了一个人类历史进程的模式，在这个模

式中，文化不仅贯穿始终而且是未来人类达致历史最高点的

决定性力量。

席勒的历史分期方法不是针对具体历史的，而是一种抽

象的历史模式。这体现 出“史 学 分 期”和“历 史 哲 学 分 期”的

差异。总的来说，席 勒 采 用 历 史 哲 学 分 期 的 方 法，将 人 类 发

展划分成自然状态、审美状态、道德状态三个阶段，从中我们

可以看到历史进 步 论 的 底 色。他 的 历 史 进 步 模 式 建 构 并 非

横空出世，而是受到 前 人 的 影 响，但 在 分 期 上 也 体 现 出 个 性

化色彩。他关注的焦点是自然与自由的关系，即怎样通过自

由复归到更高层面的自然。

早在卡尔学校时期的博士论文中，席勒就预设了人类文

化的驱动力及发展。作为医学院的学生，他清楚地知晓到人

具有动物性。在最初阶段，人和动物一样被进食、休息、繁殖

等自然本能紧紧束缚。当本能得不到满足时，人就会同他物

产生激烈冲 突，弱 肉 强 食 的“丛 林 法 则”大 行 其 道。但 是，席

勒同时也在初民身上看到了伟大，他们在历史的某个决定性

时刻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从 这 一 步 开 始，人 在“内 在 和 积 极

的自然的冲动”的 引 导 下 积 极 思 考 如 何 更 好 地 满 足 自 然 需

求，并开始尝试 制 造 工 具，强 化 自 身 满 足 需 要 的 能 力。当 剩

余物质生产资料出现时，私有制又促生了新的矛盾。人群和

人群冲突不断，他们使用尚未提纯的金属工具彼此争斗。争

斗中总要有某些人凭借过人的体魄或智慧成为领袖，于是产

生了“冒险家、英 雄 和 暴 君”。但 人 类 作 为 有 理 性 的 动 物，并

不满足于彼此争斗。他要 想 办 法 解 决 矛 盾，于 是 产 生 了“国

家”、“公民责任”、“律 法”、“艺 术”等 文 化 事 物。从 席 勒 的 表

述可以看出，青 年 时 代 的 他 虽 然 对 引 导 人 类 从 蒙 昧 走 向 文

化，从文化走向自由 的 根 本 性 力 量 还 没 有 清 晰 的 思 考，但 已

确信人类具有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趋势。

此后的十五年间，席勒接受了古希腊文化、历史书写、康

德哲学及现实领域现代化进程的多重洗礼，他接续起卡尔时

代对人类历史预设的思考。已处于成熟期的他，文字中少了

感性的激情，多了理性的明晰。“起初，大自然对待人并不比

对待它的其余作品要好多少：在人的自主智力还无法独立行

事时，它就代行 其 事。但 人 正 因 此 而 成 为 人，不 至 停 留 在 紧

靠大自然的力量所造成的状态，而有能力借助理性从大自然

预定的道路上退回，将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变成为一件自由

选择 的 事 情，将 身 体 上 的 必 要 性 提 升 为 精 神 上 的 必 要

性。”［８］１７１这里，席勒将 人 类 的 历 史 原 点 定 义 为“恶”，人 由 于

恶的本 性 导 致 争 斗 不 止，因 此 就 发 展 出 一 种“善”的 需 要。
“善”使人类在处理自身与他者关系时，在处理自身欲求与现

实矛盾时保持克制。康德的“理性”使席勒确信，人在约束和

改良自我维护本能的 过 程 中 获 得 了 一 种 相 对 于“自 然”的 自

由———这就 是“善”。道 德 欲 求 使 人 类 超 越“出 生———进

食———休息———繁殖———死亡”的 机 械 重 复，创 造 了 自 身 伟

大的历史。

席勒在从“自然的 人”向“道 德 的 人”进 化 的 历 史 模 式 中

也有对康德的超越。康德的历史进步论具有悲观色彩，一方

面他认为人类的历史 就 是 在 理 性 的 引 导 下 一 步 步 走 向“善”

的历史，另一方面他认为“善”的实现始终在路上。与康德相

比，席勒预设出的历史进步模式更具乐观色彩，因为他在“自

然的人”和“道德的人”中 间 找 到 了 过 渡 的 桥 梁———“审 美 的

人”。这是一种审美力量 积 极 参 与 人 类 建 构 的 历 史 模 式，对

德意志用“文化现代性”对 抗 英 法“社 会 现 代 性”的 思 路 提 出

了有益的理论指导。

席勒的历史模式将人类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人在物质

状态中只承受自然的支配；人在审美状态中摆脱了自然的支

配；人在道德中控制了自然的支配。我们可以简单地称之为

三大阶段：即 人 的 自 然 状 态、人 的 审 美 状 态 和 人 的 道 德 状

态［９］。

席勒预设人类将 在 更 高 的 层 面 通 过“理 想”回 归 质 朴 的

“自然”。他写道：“它们的现在就是我们 的 过 去；它 们 现 在 是

什么样子，我们将来也该重新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曾经是自

然的一部分，跟它们 现 在 一 样，而 我 们 的 文 化 将 带 领 我 们 沿

着理性和自由的道 路 回 归 自 然。”［８］７９不 仅 如 此，他 还 系 统 论

证了美的教育在人类 走 向 政 治 自 由 过 程 中 所 起 的 决 定 性 作

用。“我抵制这种富有魅力的诱惑，让美优先于自由，这种做

法，我相信不仅能以 我 的 爱 好 辩 解，而 且 能 用 原 则 说 明 其 理

由。……甚至可以 说，为 了 解 决 经 验 里 的 那 个 政 治 问 题，必

须采取通过 美 学 问 题 的 途 径，因 为 人 们 是 通 过 美 走 向 自 由

的。”［８］１７０席勒在这里 表 明 的 政 治 哲 学 立 场 既 不 同 于 孟 德 斯

鸠、伏尔泰的“天赋人权”，亦不同于卢梭的“社会契约”，他将

美视为自由的来源，这 就 不 是 从 外 部 而 是 从 内 部 规 定 了“自

由”的真正来源，他 也 由 此 完 成 了 对 于 人 类 文 明 史 进 程 发 展

阶段的预设。这种 预 设 后 来 被 黑 格 尔、马 克 思、马 尔 库 塞 吸

收进各自的体系之中。

席勒的历史模式预设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他所预测

的种种精神贫困 已 在 各 国 现 代 化 进 程 中 爆 发 出 来。我 们 的

现代化进程 也 在 复 演 着 工 具 理 性 挤 压 德 行、趣 味 领 域 的 悲

剧，现代人在同自然、社会、他者及自我的关系中遭遇多重对

立。席勒早就提出，理性与感性分裂的人不可能幸福，“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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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于对人的力量的 这 种 分 开 的 培 养 可 能 为 整 个 世 界 带 来

多大好处，不可否认 的 是，它 所 涉 及 的 个 人 都 要 遭 受 这 一 世

界目标的诅咒。通过体操训练虽能培养强壮的体魄，但只有

靠自由的、均匀 的 四 肢 运 动 才 能 形 成 美。同 样，充 分 发 挥 个

别的精神力量虽能产生非凡的人，但只有保持其均衡的温度

方能 培 育 出 幸 福 的、完 美 的 人。”［８］１８７人 类 最 终 的 社 会 图 景，

不是“科学技术至上”、“金 钱 商 品 至 上”的“物”的 世 界，而 是

世界 公 民 们“爱”的 共 同 存 在。当“无 情 的 时 尚 隔 开 了 大

家”［６］３０，人类将靠着爱的魔力重新聚齐。在“爱”温柔的羽翼

下，“人人都彼此结 为 兄 弟”［６］３０。然 而，从“自 然 的 人”到“道

德的人”，从“自然国家”到“伦 理 国 家”并 不 能 凭 借 少 数 人 的

美好愿望一蹴而就，它必须经历漫长的演进过程。思想家能

做的就是找到一种力量，让它帮助人类在向“善”的运动过程

中减少偏差、勿入歧路。

三、沉淀期：１７９７—１８０５年

自１７９７至１８０５年，席勒对时间问题的哲 学 思 考 进 入 了

一个新阶段。在《论天真的诗和感伤的诗》之后，他带着爆发

期累积而来的思 想 和 激 情 投 入 到 戏 剧 和 诗 歌 的 创 作 中。戏

剧《华伦斯坦》《玛利亚·斯图亚特》《奥尔良的姑娘》《威廉·

退尔》和《墨 西 拿 的 新 娘》；诗 歌《信 仰 的 金 言》《潜 水 者》《手

套》《人质》《厄琉西斯的祭奠》《旅人》和《德意志的伟大》均出

自这一时期。

在时间思考爆发期结束后，席勒将美学论文写作时剩余

的哲学激情全部投射到诗歌创作中，用极富哲理的短句将战

胜了线性时间的“永 恒”镌 刻 在 雕 塑 般 的 诗 行 中。这 些 哲 理

诗中对时间问题的思考哲学俯仰皆是。创作于此时期的《信

仰的金言》可以和爆 发 期 的《人 的 美 学 教 育 书 简》相 互 印 证。
“自由”、“美德”在时间的砥砺中沉淀下 来。“狂 徒”和“暴 民”

只是挣脱锁链的奴隶，还无法理解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在其

没有足够成熟之前，崇尚理智的自由政体还为时过早。因为

“政治自由和市民自 由 永 远 都 是 神 圣 之 神 圣，是 人 类 奋 斗 最

崇高的目标，是所有 文 化 活 动 的 核 心 要 旨，但 是 这 么 一 个 雄

伟的建筑只能以高贵的人格为坚实的基础，在给市民创造宪

法之前，首先必须为宪 法 培 育 市 民”［１０］。如 何 使 市 民 的 品 德

高尚化？纯粹知识社会中“智者的理智”办不到，系统领域的

金钱和权力办不到，但保持了“审美游戏”天性的人会简单做

到。审美教育可 以 超 越“时 间 和 空 间”，实 现 人 真 正 的 自 由。

人不仅是物质存在更是精神存在，无论在古代社会还是现代

社会，文化都是 其 中 的 灵 魂。如 果 文 化 缺 席，现 代 性 终 究 是

瘸腿的。

席勒对于 时 间 问 题 的 思 考 并 非 一 株 长 在 空 中 的 植 物。

他用集科学的时间观、诗人的时间观与哲学家的时间观于一

体的多重时间信仰热切呼应着１８世纪德意志社会的深层吁

求。作为现代化进程中“迟到的民族”，德意志亟需找到一条

适合自己的 独 特 的 现 代 化 转 型 路 径，席 勒 对 于 个 体 双 重 存

在、历史双重面向的哲学思考恰恰表明他对这种独特路径的

理解。他以文化为 针，以 轮 状 时 间 观 为 线，在 法 国 人 主 导 的

历史进步论中加入了历史循环论的维度，发现了德意志现代

化转型的最强生命力所在，也因此成为高于自身时代的伟大

思想家。

参考文献：
［１］沈语冰．透支的想象———现代性哲学引论［Ｍ］．上海：学林出社，２００３：２４．
［２］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席勒传［Ｍ］．卫茂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３］董问樵．席勒［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４：３２．
［４］陈壮鹰．天堂的幻灭———解读席勒悲歌中的审美空想理论演变［Ｊ］．四川外语学院：２００７（７）．
［５］席勒．秀美与尊严———席勒艺术和美学文集［Ｍ］．张玉能，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１９９６：５９．
［６］席勒．席勒文集：Ι［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２００５．
［７］Ｒ．Ｗ·爱默生．自然沉思录［Ｍ］．傅凡，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３：１９６．
［８］席勒．席勒文集：Ⅵ［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２００５．
［９］赵进中．人本主义的人格塑造———席勒的美学观和历史观［Ｇ］／／北大德国研究：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２００５：３９．
［１０］约翰·雷曼．我们可怜的席勒［Ｍ］．刘海宁，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７：１８８．

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Ｔｉｍｅ　Ｂｅｌｉｅ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　Ｔｉｍ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ＳＨＥＮＧ　Ｂａｉ－ｈｕｉ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ｗ，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２２４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ｅｖｅｒｙ　ｔｈｉｎｋｅｒ　ｗｉｌｌ　ｔｈｉｎｋ　ａｂｏｕｔ　ｔｉｍｅ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ｏｒ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ｈｏｌｄｓ　ｔｈａｔ　Ｓｃｈｉｌｌｅｒ　ｈａｓ　ａ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ｔｉｍｅ　ｂｅｌｉｅｆ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ｉｍ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ｔｈｅ　ｐｏｅｔ’ｓ　ｔｉｍ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ｅｒ’ｓ　ｔｉｍ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　ｔｉｍ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Ｓｃｈｉ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ｈｉ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ｔｈ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ｔｈｅ　ｔｗｏ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ｔｉｍｅ　ｂｅｌｉｅｆ；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　ｔｉｍ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３６１·


